
王雪儿白了他一眼道：“完了，你
中毒了，我在头发上施了含笑半步
颠。”

“我晕，你丫拍电视剧有点走火
入魔了。”张伟被逗乐了。

到了家里，王雪儿去放洗澡水，
张伟忙着收拾，把包里的东西都翻了
出来，一眨眼就把沙发摊开了一大
堆。

“我去北京台办点事，你先洗个
澡，中午回来我找你吃饭。”王雪儿一
边看时间，一边拾掇书包。

“沙发上有我给你买的内衣，新
年礼物。”王雪儿装着不经意地说。

送走了王雪儿，张伟三下五除二
地洗完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然后
在客厅看碟片《猎鹿人》，主演是张伟
最喜欢的演员德尼罗。这个片子是
张伟每隔上半年就会看上一次的片
子。

开了一瓶二锅头，张伟咕咚咕咚
地喝了小半杯，然后就着电影下酒。
等电影看完了，张伟也倒在沙发上睡
着了。是王雪儿把他推
醒的。

“你怎么不穿我送
你的衣服啊？”王雪儿看
到沙发靠背上自己买的
内衣原封不动地还放在
那儿。

“哈哈，我喜欢穿旧
衣服。”张伟挠了挠头。

王雪儿也拿他没办
法：“好同志，不喜新厌
旧。”

看 到 王 雪 儿 在 扁
嘴，张伟知道她有点不高兴了，连忙
解释：“新衣服要拿洗衣机过一遍水，
所以我没穿，回头我洗一遍水就穿。”

王雪儿叹口气，幽幽地说：“这是
蔡总送你的，他知道年前你跟王新散
了。送你一套新内衣，走走晦气。”

张伟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旧
习俗，没想到蔡总这么细心。他三两
下就拆了包装，用洗衣机去洗了。等
他回来的时候，看到王雪儿正打开
DVD机看片子呢。

“《猎鹿人》，我在学校的时候看
过。”王雪儿说。

“嗯，经典反战影片。”张伟在毛
衣上擦了擦手，然后从茶几上拿了根
烟。

“最后那段左轮枪轮盘赌很经
典。”王雪儿帮张伟点着了火，两人的
距离不到十厘米。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张伟叹了
口气。

两人看着片子，张伟忍不住倒了
杯酒，王雪儿并没有制止他。张伟坐
在王雪儿边上，屏幕上面上演着一幕
幕人间的挣扎和彷徨……

等把片子看完，也差不多快三点
了。王雪儿拉着张伟出门吃东西。

两个人在门口的宏状元要了粥和春
卷，张伟囫囵吞枣地吃着。

“哥们儿，我发现你吃饭特投入
哦。”王雪儿开玩笑地说。

张伟拿餐巾纸抹拉一下嘴：“那
是，以前我有个大哥，吃饭的时候说
过这么一句话，咱们累死累活的为了
什么，可不就是为了一张嘴吗？为了
自己一张嘴，为了自己家人的嘴，说
白了就这么简单。”

“呵呵，小样，挺顾家的哦。”王雪
儿递给他一张餐巾纸，指了指他的嘴
角。

张伟一边擦一边说：“小妹妹，你
是没到哥哥这个年纪啊，哈哈。”

王雪儿笑眯眯地喝着粥，也不反
驳张伟。

两个人吃完了饭，坐着喝了点
水，看离晚上聚会的时间还早，王雪
儿就说好久没逛街了，硬拉着张伟去
逛街。

逛了老半天，差不多到时间了。
他们赶往德胜门往北一点的皇城老

妈火锅店。下了车，王雪
儿走在前头，刚一进门，
领位的哥们儿就热情地
招呼：“王姐，今天又过
来啦，还是跟蔡总他们
一起吗？”

“哇噻，老大，最近
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吧？”
张伟打趣说。

王雪儿的脸稍稍红
了一下，最近孙海有意
和她走得很近，经常约
她过来吃饭。但王雪儿

飞快地撒了个谎：“哦，最近剧组的一
帮哥们儿常过来吃饭。”

她把“哥们儿”这两个字咬得有
点重。

一帮哥们都到齐了，大伙儿挨个
儿把年前年后圈里的趣闻八卦了一
下。无外乎谁谁谁喝大了，哪个公司
新开了什么戏，谁谁谁跟谁有一腿
……说话间，孙海也带着一个姑娘过
来了。这姑娘看上去年纪不大，长相
和身材倒是挺不错，皮肤白皙如玉。
孙海把她揽在怀里，挨个儿给大家介
绍。张伟有意回避了一下，他觉得这
姑娘不简单，眼神勾人。

人来得差不多了，蔡总就组织开席。
喝了半个多小时，张伟和孙海身

边的哥们儿交换了座位，挤到孙海身
边开始说剧本。

不过孙海的心事全放在了他新
带来的“干妹妹”身上，一个劲儿地找
那姑娘喝酒。张伟是明眼人，就知道
这姑娘有点酒量，不大会儿工夫已经
有六七两酒下肚了，还照样能谈笑风
生。孙海的舌头喝得有点大，不过张
伟不操心他，孙海是那种喝
三两就开始醉，喝到一斤还
那状态的人。

他端详着我，不无感慨地说：“我
的小女孩长大了，不过你看起来有点
疲倦。”

我告诉他我最近的确常常感到
困惑和疲倦，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生
活，在保罗面前我从来不需要掩饰什
么。

他呵呵地笑了，说每个人都会有
这样的时刻，包括他自己：“You need
to take a break.”保罗如是说。我的确
很久没有给自己放过假了。

保罗说猎头顾问应该是他人职
业生涯中的向导，这是一份神圣而美
好的事业，尽管过程也许会有艰辛，但
是不要随便怀疑自己。他不止一次地
说我是他遇见的最有潜质也是最努力
的中国女孩。

我心虚地笑着，不敢让他知道我
当初的努力和投入，只是因为我需要
一个媒介，寄托所有情感和精力，忙碌
只是为了忘却。

陆街咖啡，顾名思义，就是开在
建设六马路上的 Coffee
Shop。 MMI 所 在 的 写
字楼位于环市东花园酒
店旁边，周边散落着大
大小小的咖啡店。

我就坐在陆街咖
啡临街这一排露天座位
上，整理着刚刚谈完的
一位候选人的资料，她
的履历表上有我随手记
下的注释。我打开手提
电脑，在推荐报告上仔
细写好我的 Comments
（评估意见）。整理完这
些资料后，我心头一松，懒懒地靠在椅
背上。

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声久违的
呼唤。

“师姐——”
睁开眼，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

子站在路边，身穿浅绿衬衣米白西裙，
浅笑吟吟，整个人如一茎碧清的蹄兰。

是方雯，我大学不同系的学妹。
刹那间，我脑子里闪过的都是大学里
的点滴，那个我们练功的舞蹈室，那个
华丽的礼堂，还有那些，曾经的人。

心里腾地一痛。我赶紧挥了挥
手，招呼方雯坐下。

我的手机突然在桌上跳跃起来，
是妮可打来的。她问我下个礼拜二有
没有时间跟江川一单的线人见面。

“应该没问题。”我一边应着，一
边翻开我的备忘录，看到下个礼拜二
被我画了个大大的红圈。

“呃，不行，除了下礼拜二哪天都
可以，那天是我死党的婚礼。”

放下手机，方雯正若有所思地看
着我，突然笑嘻嘻地问我：“不知道什
么时候能参加师姐和莫然师兄的婚礼
呢？”

我猝不及防，被一股热气堵在喉
咙里，说不出的干涩难受。

莫然。多久没有人在我面前提
到这个名字了。

“他、我……”我挤出一丝笑容：
“我们没有在一起。”

第三章
01

晴晴结婚当天，艳阳高照。我是
伴娘，一大早便赶到她家帮忙。

眼看接新娘的队伍就要到了，还
没有收拾完所有事情。

“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呀，那
个鞋子快点藏好，要隐蔽点的，他们就
要到了。快点快点！”

晴晴的妈妈手忙脚乱地指挥着，
一屋子姐妹团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大家拿着新娘的一只红鞋子四
处找藏匿的最佳地点，扰攘了好一会
儿才决定把它塞到书架的下层柜子里
用杂志遮掩住。

这边出嫁都有这样的习俗，新郎
接新娘时必须找到藏好的鞋子给新娘

穿上，象征着婚后对她的
呵护顺从。

“伴娘记得待会儿
出门把红伞拿好哦！”

身边的一个阿姨不
忘提醒我，我赶紧点头。

晴晴是我的小学兼
中学好友，我们一起在市
府大院长大，无话不说。

高中时她随家人迁
到广州定居，她的性格比
较温婉随和，大学毕业就
在家人安排下进了电信
部门工作，每天按部就

班，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和我风风火火
的生活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尽
管生活节奏的不同，让我们无法时常
聚在一次，但我们依然亲密无间。

晴晴连接着我的青葱岁月。我
看着她一生中最美的样子，脑子里闪
过的，是当年那张和我躺在被窝里，讨
论着长大后谁先出嫁对方就要当伴娘
的青涩模样，心底突然有泛泪的冲动，
那是一种幸福的喜悦。

你堕髻轻挽将作他人妇，我继续
两袖清风孤身天涯路。

突然忆起那张年轻的脸庞，北方
男子清瘦明朗的轮廓。

莫然，如果没有子昕，我是不是
早就为你披上了纯洁的白纱？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一场悲剧，永
远沉默于往事的阴影中。

房间外面传来一片嬉闹之声，原
来在我恍惚间，新郎一行人已来到了
门口，屋里的三姑六婆们正隔着防盗
铁门跟他们讨要着开门利市。

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铁门
打开，门外的人一拥而入，走
在最前面的正是今天的男主
角，晴晴的老公，海群。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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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随随

当春天昂扬的脚步匆匆走来的时
候，我的血液中涌动起一股温热撩人的
春潮。回望那片被严冬压抑了整整一
个季节的心灵的原野，心中的闷忿与不
平再也难以接受强加的克制。春天来
了，绿色苍翠的生命复苏了，希望的机
会一个个地迎面走来了。这个时刻，我
已经等待了很久。

春天的风是希望的家园。荒芜苍
凉的土地因春风的吹拂而有了绿意，那
无数弱小的生命在春风中挣扎着破土
而出，又比肩接踵地向着辽阔的蓝天竞
发。一株弱不禁风的幼树，会因春风的
扶持而渐渐强壮，向着高大伟岸挺进！

那浩瀚的森林更是万象更新了，一
夜之间，春的消息传遍林中，无边无际
的茂密又在春风的拂煦中孕育了。

没有什么比河水更理解春风的美
意，死气沉沉的水流，在春风的荡漾中

即刻奏起美妙动听的乐章。
春风中，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灵振作

起来了，这是自然的恩赐。万物复苏的
季节，你有什么理由让它逃掉呢?

夏天是严酷的，秋天是沉重的，冬
天的日子让生命的希望都消失在远
方。所有这些时候，我都几乎无一例外
地尝受到了它们设置在前面的困顿和
磨难。在每一次遭遇厄运的时候，我一
直在想，季节是更替运转的，不论冬天
多么冰冷与无情，春天总会来的。难道
厄运之后依然还是厄运吗?

在那些时候，我发现我身边许多同
我一样遭受了磨难的人低下头颅，有人
甚至永远地躺在了冰雪之中。我听到
过一句这样的哀叹：我为什么总是不幸
呢?面对这样的哀叹，我从内心深处发
出一声怒吼：站起来，冬天之后不就是
春天吗!太阳每天都会升起，黑夜之后

即是黎明，春天不是一个遥远的等待和
未来。只要有种子存在，一切就有希
望。当春风吹来的时候，种子就会在春
的沐浴中绽出嫩绿，结出硕果，这是季
节给予生命的全部含义。

春天首先是一个季节，她给予的一
直是受用不尽的生命运动的命题。春
天更重要的是一个充满希望、重新开始
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尽可能将

过去所有岁月中的不幸与磨难抛到生
命之外，重新赋予生命一种全新的意
义。

辽远的大地上已经有了一丝绿色
的影子，我为此而激动不已。一棵衰草
都能改变自然的颜色，何况我这五尺男
儿呢?

绿色的春风吹来了，我昂起头颅，
伸出有力的双手。

卢医庙村，位于郑州市东
南，曾是卢医庙公社、乡政府所
在地，原为郑县四区所辖，1953
年划归中牟县。陇海铁路改道
前，曾在此设过卢医庙车站。

关于卢医庙村名的由来，据
村民传讲，原村在现村北两公里
处，以姓氏命名叫张粱村。约在
清代中期，由于常年受风沙的侵
袭，村庄大部分被沙土掩埋。于
是村民合计，全村向南高地方迁
移。就在准备迁村时，正遇到一
场大的瘟疫流行，当时人们为了
求得神灵的保佑，便在迁村的同

时，建了
一 座 卢
医庙，也
代 为 村
名。

卢医
是战国时期的名医，后世人称神
医扁鹊。据传他曾在河南卢氏
一带行医成名，深受人民大众的
爱戴，故后人尊称他为卢医，并
立庙敬祀。因而除卢氏县有较
大的卢医庙外，全国各地也都建
有卢医庙。

中牟的卢医庙，占地三亩多，
有大殿三间，内供多位历代名医
塑像，卢医像居中。东西厢房供
的是其他民间诸神位。1958 年
该庙改为学校。1974 年被供销
社占用，其间庙宇全毁，都改造
成现代房屋，但村名仍在沿用。

2005 年 12 月，卢医庙撤乡
改为九龙镇，镇政府仍设在卢医
庙村。因何以“九龙”命名镇名
呢？原村北东西走向有九道大
沙岗，覆盖面积东西一公里，南
北三公里，犹如九条巨龙盘踞于
此。民间传说，早年这里有个黑
风妖，经常兴风作怪，祸害百姓，
闹得民不聊生。东海龙王知道
后，派九个龙子到此，将其降服
后，留下龙衣化作九道沙岗，永
保这方土地年年平安。

实际上“九”是中华民族自
古以来崇尚的数字，故有九天、
九重、九华之称。关于“九龙”的
典故也很多，如九龙壁、九龙杯、
九龙墩、九龙鞭等等。卢医庙撤
乡改为九龙镇，这是个吉祥的象
征，寄托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
往和祝福。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身
上穿的衣服是娘用棉花纺织出来的布
做成的，鞋也是娘坐在煤油灯下一针
一线纳成的（娘白天要下地干活），吃
的是从生产队里分来的粮食，总之，
家里的生活所需品除了油和盐是用鸡
蛋换回来的，根本不需要买什么，也
没有钱去买。最让我盼望的是过年，
过年可以玩耍儿，可以吃上肉啃上骨
头，可以吃到水果糖，可以放鞭炮
……当然，让我幸福的还有夏天，因
为夏天我可以吃“西瓜”。

在夏天，爹隔上十天半月要去赶
一次集，有时是去修镢头，有时是去
买杈把，等等。在我的印象当中，他

总要有关紧要的事情要做，不是去闲
逛的。在西瓜上市的时节，爹每次从
集市上回来，总要挑回半箩筐别人啃
过的西瓜皮——在当时，我认为那就
是西瓜，因为爹说那是西瓜，娘也说
过是西瓜。娘在清洗爹挑回来的西瓜
皮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站在娘旁
边，不错眼珠地盯着，嘴里使劲咽着

口水，生怕一不小心口水就会流出
来。娘先是仔细地把一块西瓜皮清洗
了两遍，随后用刀削去薄薄的一层
——把被别人啃过的痕迹削掉，这才
递给我：“吃吧，跟多少年没吃过西
瓜似的。”我几乎是从娘手里把西瓜皮
夺过来的，然后躲在一边狼吞虎咽地

“吃”起来，把西瓜皮残留的红瓤啃完
后，又意犹未尽地咂吧了几下嘴，继
续去啃西瓜皮，尽管已经没有甜味
了，甚至有些发酸，有些硌牙，但我
仍不愿意放弃，把西瓜皮颠来倒去地
从各个角度去啃，几乎要把西瓜皮啃
透，直到只剩下薄薄的一层才停下
来，然后去啃下一块……在那个年
月，我认为最好吃的水果就是西瓜皮
了。

等过了多年，我见到了真正的滚
瓜溜圆的西瓜后，竟不知道那就是西
瓜，误以为是伪装过的地雷。那个年
代放映的电影，一般都是战争片，里
面有不少地雷之类的玩意。

由于家庭贫穷，我没有上几天
学，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爹的衣钵，在
家种庄稼。当结了婚有了儿子后，我
省吃俭用，口里攒肚里挪地供儿子上
学，为的是让儿子能够走出农村，在
城里找个体面的工作，能够吃上西
瓜，不再像我拿西瓜皮当西瓜了。儿
子也算争气，考上了高中，考上了大
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

儿子结婚后要接我和老伴进城享
清福去，我们拒绝了。一是住不惯城
里的楼房，二是老了毛病多，怕媳妇

嫌弃，不待见，三是舍不得相伴了几
十年的左邻右舍。我和老伴的身体也
还可以，种点庄稼、青菜，蛮可以打
发住肚子的。种了两年庄稼后，我突
发奇想，改建了塑料大棚，种上了西
瓜。

等到西瓜成熟的时候，我特意挑
了两个大西瓜，然后坐车进城了。我
想让宝宝——我的孙子，尝尝爷爷亲
手种的西瓜。其实，我是想他们了，
拿西瓜当借口罢了。

当我到儿子家时，儿子和媳妇还
没下班，保姆刚把宝宝从幼儿园接回
来。我把两个西瓜从编织袋里掏出
来，宝宝吃惊地张大嘴巴，说爷爷，
你怎么弄来了两个地雷？

我笑了一下，心说孙子怪幽默
的，和农村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可
是，我发现孙子的表情怪怪的，直直
地盯着西瓜，有种害怕的神色。莫非
他真把西瓜当成地雷了？难道宝宝也
没吃过西瓜？想了想，认为这不可能
啊。别说城市，现在农村一年四季也
都能吃上西瓜了。

我说宝宝，你愣啥？这是爷爷种
的西瓜啊！

宝宝看了我一眼，说爷爷，你撒
谎，你撒谎。

我给搞糊涂了，说宝宝，爷爷撒
啥谎了？

宝宝没回答我的话，而是向厨房
里的保姆叫道，姨姨，我要吃西瓜！

保姆答应后，很快端出一盘被切
成饼干那么大的西瓜，西瓜被削了
皮，只剩下红红的瓤，每块上插根牙
签。

宝宝用牙签挑起一块，说爷爷，
这才是西瓜！

我恍然明白了，心里酸酸的，十
分不是滋味。

小京水位于郑上公路
南侧 0.5公里处、贾鲁河西
岸，是中原区须水镇的一
个自然村。贾鲁河原名京
水河，其名称来历却在郑
州西郊广为流传。

相传，宋建隆元年（公
元 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
身居皇宫，花天酒地。一
日，突然想起两件往事，在

他未称帝以前，闯荡江湖
时，有一次，他与结拜兄弟
郑子明、柴荣三人经商路过
郑州西郊时，与董大庄的董
龙、董虎兄弟相遇，发生冲
突，双方一场鏖战，二董败
北。赵匡胤三兄弟穷追不
舍，在追途中，忽听附近树
林中一声炮响，众家丁摇旗
呐喊助威，杀出女将董千
金，赵匡胤等人措手不及，
被董氏兄妹杀得人仰马翻，
溃不成军，被打得遍体鳞
伤，狼狈不堪。还有一次，
他闻悉郑州西南卢村河有
一个卢太公家良田千顷、财
钱万贯，便找到卢太公家，
要以下棋赌输赢，企图讹诈
卢太公。不料卢太公棋艺
高超，赵匡胤连战皆败，遂
恼羞成怒,不仅不服输，反
而污蔑卢太公赖他的棋。

二人反目为仇，便动起手
来，卢太公命其长子与赵比
武，不到几个回合赵匡胤便
被打翻在地，赵知自己不是
对手，使了个就地十八滚，
逃之夭夭，并扬言将来得帝
非报此仇、雪此恨不可。忆
往事那狼狈不堪的情景，历
历在目。此仇不报，怒恨难
消。便欲起兵捉拿董氏昆

仲和卢太公全家，杀他个鸡
犬不留，以泄心头之恨。但
又一想，为泄私愤兴兵，百
官怎能同意，如此事传出，
百姓必骂孤为昏君。他眉
头一皱，计上心来。

次日早朝，百官山呼
毕，赵匡胤道，汴梁无险可
守，乃四冲之地，前朝四代
皆因定都于此而江山不
固。朕拟在郑州西郊辟建
新都，西有虎牢之险，东有
郑、汴之固，北邻黄河天险，
南有梅、嵩二山，此乃万世
基业，不知诸卿意下如何？
当时军师赵普不在朝中，众
大臣不知赵匡胤胸有别图，
遂无异议。赵匡胤见百官
应允，心中大喜，传谕，郑州
西郊古河道因穿新都而过，
朕命名为京水河。待军师
回朝后，再传旨兴建新都。

春天的思绪
鲁先圣

此书是李渔《闲情偶寄》与
《窥词管见》的校注本之合集，
同时，书末还附有《笠翁对
韵》。经过校注之后，把这三本
书印在一起，这在过去是没有
过的。

《闲情偶寄》是李渔最重
要的一部美学著作，影响广
泛，历来被人们称道，研究者
也不乏其人，至今仍是广大读
者十分喜爱的一部书。但其历

代 各 版
本、特别
是近年来
的一些本
子，存在

某些缺陷，有的错字较多，有
的注释有误，有的纯系节选。
现在的这个本子，据国家图书
馆藏康熙十年翼圣堂本与雍正
八年芥子园本，以及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康熙翼圣
堂本，并参照其他各本，作了
认真校勘。它不但对研究者适
用，而且一般读者也可以作为良
好读物。

一般读者对《闲情偶寄》比

较熟悉而对《窥词管见》可能较
为陌生。《窥词管见》原刊于李渔

《耐歌词》（即《笠翁词集》）卷首，
是李渔相当重要的一部词学理
论著作，它对词的特点作了相当
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将词与诗、
曲加以比较、对照，鲜明突出，发
前人所未见。惜过去较少有人
关注，今特拈出，以示珍宝钩沉
之意，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会感
兴趣。

书末所附《笠翁对韵》，是训
练写诗、填词、作对子，掌握声韵
格律的通俗读物，广泛流传，今
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京水河与小京水（上）

朱永忠 卢 志

卢医庙村与九龙镇卢医庙村与九龙镇
连德林

《闲情偶寄·窥词管见》
李俐萍

西瓜皮和西瓜瓤西瓜皮和西瓜瓤
侯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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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瑟友之（书法） 陆健


